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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随想

母 亲 离 婚
魏青锋

村子里有人给孙子过满月，父亲坐
席回来，母亲正在院子里晒玉米，看到
满院黄灿灿的玉米粒，父亲又想起了曾
经借给姥爷的那一袋玉米。 其实那袋玉
米姥爷在次年秋后已经还给母亲了，只
是当时父亲出门没有看到。

父亲踉踉跄跄踩着院子里摊薄的
玉米粒：“你们父女俩联合起来哄我。 ”
母亲看着满脸通红的父亲， 闪身进了
屋， 谁知道父亲脚下的玉米粒打滑，摔
了一跤，这下父亲就耍起了酒疯，随手
拿起旁边的玉米棒子、盆子等都向母亲
掷去……

我放学回家 ， 父亲刚被邻居拉走
了，母亲正在清扫地上的玉米，看见母亲
肿胀的脸和手上的血道子：“妈， 我爸又
喝酒了”。 母亲把玉米粒往一堆扫，半天
才悠悠地说：“你帮妈把玉米扫扫， 等会
我去乡上，我要跟你爸离婚！ ”看着母亲
受伤的样子，我难受地点点头，拿起木掀
给母亲帮忙，清扫成堆后用塑料布盖好，
然后搀扶着一瘸一拐的母亲上了大路。

乡政府在街北头，我和母亲进了乡
政府的院子，径直进了顶头的一间办公
室，母亲坐进门口的竹椅里，深深叹了
一口气， 办公桌后面的人半抬起头，从
镜框上翻着白眼仁瞅着母亲：“咋了，又

打锤了？ ”
“田书记，这次我坚决要离婚，彻底

过不下去了，你看……”母亲哽咽着指
着肿胀的脸。

“这成娃子！ ” 成娃子是父亲的小
名，田书记停了手头的工作，给母亲和
我倒了水：“平时看着人五人六的，喝了
酒就不知道姓啥了！ ”

田书记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准备
做记录：“这次真离呀？ 你想好了，娃都
恁大了。 ”

“肯定要离”，母亲很坚定地说，“再
不离，我哪天就没命了，你看这次打成
啥样了。 ”

“还敢打人，欠收拾！ ”田书记气愤
地拍了一下桌子，“打人是违法的，小伙
子你说是不是？ ”田书记看了懵懂的我
一眼。

随后田书记合上笔记本，起身掀开
竹门帘朝外喊：“小刘，你下去把袁所长
喊上来。 ”

田书记给母亲续了水：“先喝水，敢
打人，让派出所收拾他。 ”

房间突兀地静下来，像正在轰隆的
机器突然断了电，只有墙上的钟滴答滴
答地响着。

“真抓呀？ ”过了几分钟也像是过了

很长时间，母亲嗫嚅着，举起水杯放在
唇边，望着田书记。

“打人，不仅要抓，还要罚款 ，没王
法了，关他几天，看他还打人不？ ”田书
记似乎真来了气。

隔会小刘进来回话 ， 说袁所长出
案子去了，给办公室说了，等会完了就
来。

“你也是”，田书记继续说：“再喝醉
了，不给开门，不给他做饭，饿他个三两
天，看还厉害不？ ”

“哎，他胃不好，不能饿。 ”母亲抿了
一口水，“多加一口米也费不了多少柴
禾多少水，再说他自个儿又不会做饭！ ”

“都是你惯的”，田书记的声音有点
大。

正说着，食堂喊着开饭了 ，田书记
多打了一碗菜，两个馒头给我和母亲。

我拿着馒头咬了一口，被母亲抢了
过去，母亲说：“我们一人一半，这个留
着给你爸吃，他一喝酒，就不吃饭，中午
没吃，这都啥时候了！ ”

田书记叹了口气， 白了母亲一眼，
端了碗自顾出了门，蹲在门口，边吃边
跟来往的人打招呼。

只听外面有人说话 ， 田书记喊了
声：“老袁，回来了。 ”

一听是袁所长来了 ， 母亲有些紧
张，贴着竹门帘听田书记跟袁所长嘀嘀
咕咕说话，然后呼地一声掀开门帘：“袁
所长，你抓人时轻点，他前些年腿受过
伤，吓唬一下，就行了。 ”

只听外面田书记发脾气 ：“你是不
是来离婚的，赶快吃饭，吃了回去！ ”

袁所长愣在哪里：“田书记，那……”
“算了，算了”，田书记摆摆手 ：“过

几天再说。 ”
等吃完了饭， 母亲跟田书记告辞，

田书记阴着脸没搭腔。
出了乡政府， 看见父亲的驴车停在

坡底，见我们出来他咧开嘴一脸讪笑着。
“成娃子，你给我好好的！ ”身后传

来田书记的声音，“我可跟袁所长打好
招呼了，再有下次，就拘留你！ ”

“田书记，不敢有下次 ”，父亲伸手
扶母亲，母亲一摆身子挣脱了，田书记
伸了手和我把母亲扶上了驴车。

太阳落在了山顶，被几朵镶了金边
的云彩捧着，越发地通红了，路旁白杨
的叶子和风絮絮叨叨说着话。 坐在驴车
上，母亲不断地跟我努嘴，我一脸呆愣，
母亲只好自己伸手掏出口袋里的馒头，
啪的一声拍在车辕上， 父亲拿起来，吧
唧吧唧地吃起来。

老窖情深
刘 峰

雪天逛菜市，看到一摊摊新鲜的蔬
菜，不知不觉，我的脑海浮现出一口老
窖，它深居在故乡的大地之下，藏着流
金岁月。

那年头，每当秋收，地里的蔬菜吃
不完，为了过冬，人们将它们做成干菜、
腌菜。久而久之，大家吃腻了。如果能有
一种办法，能让蔬菜保鲜，随吃随取，一
直吃到开春，那该多好呀！

日思夜想，大伙儿决定挖一口窖！
说干就干。趁天晴，秋收后的人们，

开始了选址。 选来选去，大家一致看中
了村中央的一片地。 那里地势较高，背
风向阳，土壤结实，土质干燥。即便挖深
一些，也不会渗水。最为关键的一点，它
就在大伙儿的眼皮底下，可防偷盗。

锣鼓喧天，彩旗招展。 “挖———”，随
着村长一声令下，顿时，上百把铁锨齐
齐切下，大地随之一颤。一时间，男女老
少齐上阵，女的负责挖土，男的负责挑
土，老人负责做饭，小孩就当下手。三天
过后，一口深达十米的大圆坑展现在大
家面前，犹如大地之眼。而村西头，一座
小土山因此拔地而起。

沿着一道斜长的台阶走下去，就来
到了窖底。 仰头而望，发现天空变得又
圆又小，如同坐井观天。 令人叹为观止
的是，村人在壁上开凿了洞穴，一口口，
让人联想起了原始人类的穴居生活。

一时间，村里像过节似的，大家一窝
蜂似地奔向地里， 将蔬菜收回， 经挑选
后，一排排晾在地窖周围。 “下窖———”，
随着村长又一声令下，人们欢天喜地 ，
有条不紊 ，分门别类 ，挑着蔬菜 ，走下
台阶 ， 将它们整整齐齐码在四壁洞
穴 。

“冬曦如村酿”， 金黄色的阳光，从
苍穹直直泻下，透过半明半暗、半紫半
蓝的光线， 可以看见青青鲜鲜的蔬菜，
有大白菜、卷心菜、马铃薯、白萝卜、胡
萝卜、山药棍，还有红薯、芋头、生姜、洋

葱、芫荽。 它们仿佛冬眠了似的，静静地
卧在那里。

“封窖———”，随着村长的再一声令
下，十几根粗长的木柱横跨窖顶；待牢
固后，在大木柱之间嵌入小木柱；接下
来，在小木柱之间再钉上木条；最后，覆
上苇箔，盖上稻草，压上土。此时人走窖
上，如履平地。

因地窖深入地下，一年四季保持较
低的恒温状态， 储藏在地窖里的食物，
能够很好地抑制其自身的呼吸，减少了
有机物的分解。 如此一来，储藏的时间、
保鲜周期可以更长久，不易发生腐烂变
质。 除了蔬菜，村里还将高粱酒、地瓜
酒、苞谷酒贮藏在窖里。时间一长，地窖
就有了一股淡淡的酒香味。

一夜醒来，大地一片白，下雪了！
因仓里有粮、窖里有菜，即使再大

的雪也不怕。 整整一个冬天，村里人家，
灶火红红，炊烟袅袅，一棵棵新鲜的蔬
菜，被定时“请”了出来，走向餐桌。

一晃进入腊月， 小年过后是大年。
春节，意味着即将步入春天。 这是整个
冬季分菜最多的一次，当然还有酒。 这
天一大早，村中央人山人海，一个个呵
着热气，脸上红扑扑，眼睛亮晶晶。 “真
新鲜呀，像刚从地里采回似的！ ”“不错
不错，颜色一点也没变。 ”人们在分到蔬
菜美酒后，不忘燃放鞭炮庆祝，同时在
窖口贴上火红的对联： 粮丰天下定，窖
满人心安。 横批：别有洞天。

后来，村里分田到户，这一口地窖
渐渐闲置了下来。 村里有了大棚菜，集
市有了四季蔬，富裕起来的人们，纷纷
添置了冰箱。 尘烟与大雪，仍在每一年
冬天光顾这一口老窖。多少年又是多少
年过后，它成了一处遗址，寂寞了下来，
最后彻底荒废了。

老窖，见证了乡村岁月，藏满了人
间烟火。 虽然如今已空空，却盛不完逝
去的回忆、游子的乡愁……

处 世 之 用
郭华悦

为人处世，少不了“结交”二字。 生
活里，交有用的朋友；工作上，拉拢能帮
自己一把的人；还有感情里，也需要挑
选一位能偕老之伴。

那么，怎么选对的人？
多数人的标准，概括起来无非就一

个字：用。 眼前的这个人，于己而言，是
有用，还是无用，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
决定两人关系走向的依据。尽管对于不
同的人而言，有用的含义不尽相同。 但
将可供选择的对象，划分为有用与无用
两大阵营，继而再从有用之人中，挑选
出最有用的， 这就是很多人选择的过
程。

平心而论，这样的“用”，倒也不见
得就是功利。用有很多种，有物质的，也
有精神的。 以精神层面而言，能迎合对
方的心理需求，一拍即合，这也是一种

“用”；从物质层面来看，一个人有能力
让另一个人，得到想得到的，同样也是
有“用”。

可如果以“用”至上，唯“用”是图，
最后的发展往往会脱离控制。 在这点
上，找人与制药，如出一辙，惊人地相
似。结交一个人，制一种新药，都面临着
“用”的抉择。

一种药，从研发到上市，过程极为
漫长。 这也令很多迫切等待的人，极为
不解。生产一种药，有用不就行了？而有
用，找几个人试一试，不就清楚了？

可过程，却没那么简单。 一种新药
上市之前， 起码得经历好几期的实验。
最少，也得有三期。表面上看，每一期的
测试都大同小异， 无非是从人少到人
多。可其实，每一期的关注重点并不同。
第一期，先关注副作用；确定副作用的
程度后，第二期才关注起疗效；而最后，
则是稳定性，是不是长期有效，是不是
大范围有效？

所以， 一种新药最引人关注的，往
往只是其疗效。 但在追求疗效的过程
中，最先和最后关注的，却是不同的侧
面。看似简单的“用”，从开始到上市，经
历的却是对“用”的重重考验和反复推
敲。 这种制药上的经验，对于我们与他
人的结交，是不是也能有启发？

在关心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是不
是有用之前，是不是得先确定，对方会
不会有“副作用”？对方可能有你所需要
的，但如果让对方进入你的世界，会不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对方造成的破坏
力，远大于其“用”？ 那么，选择结交对
方，会不会得不偿失？

对方可能对你有帮助，但同时也会
把你拖入另一个泥沼中， 难以自拔，孰
优孰劣？还有，以“用”衡量两人的关系，
结论只能是等价交换。 他人于你有用，
那么你对他人而言呢？如果你不能提供
同等价值的用处， 那么在双方的关系
中，你又该将自己置于何地？种种考量，
都是源于“副作用”的考量。

在确定对方没有大的副作用，或者
说，对方能对你造成的破坏力，在可承
受的范围之内，那么接下来该考虑的另
一个问题，就是稳定性。

对方的“用”，在你身上，能维持多
久？ 如果仅仅是昙花一现，之后水过无
痕，那这样的“用”，对你又能有多大的
作用？ 就像一种药，效果仅能维持一段
时间的结果，往往是导致患者耐药性的
增加。 而一个人，在经历了拥有了短时
间的“用”之后，再回归原本的生活，还
能像之前那样安之若素吗？

假如能这样思考， 结交一个人，做
一种药，是一样一样的道理。那么，可能
就会发现，很多看似有“用”的人，“用”
还未得，就弊端百出。这么一来，很多看
起来于己有“用”的人，也不敢“用”了。

冬日里
李永海

冬日里，树木凋零，花草枯萎。 大山露出了怪石嶙峋，
树木尽显脉络年轮。 辽阔的大地也露出了黄土地的本色。
大地沉默无语，树儿迎风和鸣，天高云淡，风儿凛冽。

大地一脸肃穆庄严，俨然一个哲学家的姿态。 又像是
在思考，思考如何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季。 也像是在思念，思
念春的勃发，夏的辉煌和秋的丰收。

在春天里，种子发芽、草木葱茏、花儿芬芳、鲜花朵朵、
莺歌燕舞、绿柳成荫，一片欣欣向荣的好景象。

夏天里，花团锦簇，缕缕清香。玫瑰盛开，莲花芬芳。葵
花朵朵向天笑，芙蓉花儿更妩媚。 鸟儿多情，花儿多娇。 青
山绿水，小溪潺潺。 夏日景色多艳丽，草木葱茏花更香。

秋日里，大地披金，万里飘香。 田间也迎来了新收成，
一切生命在秋天里都将成熟。 高粱沉甸甸，玉米金灿灿，棉
花朵朵白。一棵棵果树上，果实累累。葡萄熟了，苹果红了，
梨子黄了，核桃、大枣、橘子、石榴，瓜果飘香，大地一片喜
气洋洋。

冬日里，寒风骤起，繁华落尽。 一片片树叶凋零后，大
树尽显出了自然本色。 那条条树枝有力地伸向高空，仿佛
想一直伸到云层里去。 树梢在空中随风轻轻摇曳，并发出
凛冽的呼啸之声，像是奏响了一首冬的交响曲。 那音调，或
低沉、或高昂、或细腻、或奔放，情节全在风的旋律中，和风
轻轻对话，和风窃窃私语。 或矜持，或含蓄，或默默点头、或
含情脉脉。 那份情怀，只有风懂，树自己更懂。 树儿在冬日
里的阳光明媚之时，又静默不语。 它一定是在默想，默想夏
日的风彩和秋天的缤纷。

谁说冬日不如春？ 没有冬的沉思和冬天的酝酿，哪来
春天的勃发、夏日的绚烂和秋日的缤纷与丰收。

这样说来，冬日的缓慢和冷静是为一个好的开端。 冬
日里，大地只是沉默片刻，当听到第一声雷鸣时，大地翻了
个身，一下子便从梦中醒来。 到那时，一切生命便会从黑暗
中破土而出，一下子便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辉煌。

电热毯
王 辉

相伴几十年的妻子走了， 老陈整天郁郁寡欢， 茶饭不
思，这个冬天，也就显得格外寒冷。这天，女儿给老陈买了一
条电热毯，还特地挑了一条桔黄色的，女儿知道父亲喜欢这
种颜色，因为母亲生前也喜欢这种颜色，它阳光温暖柔和。
老陈很中意，晚上把它铺在床上，一摁电钮，一会儿，被窝里
就暖烘烘的。 女儿说：“爸，今晚你不会再冷了，希望您能好
好地睡一觉。 ”

第二天，女儿再来看父亲，发现父亲眼睛有些浮肿，正
坐在桌前包装一样东西。女儿吃了一惊，问：“爸，您怎么啦？
哪儿不舒服？ ”父亲说：“没有。 昨晚一宿没睡好。 ”女儿说：
“为什么？ 还冷吗？ ”女儿说着伸手摸了摸父亲的床被，却发
现电热毯不见了。 女儿问：“电热毯呢？ ”父亲指了指桌上的
那只包裹，说：“在里面呢。 ”女儿疑惑不解，问：“爸，你这是
干嘛？ 为什么要把它包起来？ 您是舍不得用吗？ 您跟妈都俭
省了一辈子，可妈说走就走了，你怎么还想不开。 ”老陈忽然
眼圈红了，说：“不是我舍不得用，这条电热毯，我睡了不安
心呢。 ”女儿更困惑了，说：“这话从何说起？ ”父亲用手轻轻
抚摸着桌上的包裹，眼睛里流露出无限深情，说：“昨晚我梦
见你妈啦，她手脚冰凉，冷得直打哆嗦，拉着我的手说，‘她
爸，我一个人住在那边又孤独又寒冷又害怕，想你就偷偷溜
了出来。 ’我听了，心都碎了，眼泪刷地就掉下来，一把将她
搂进怀里，用自己的身体为她挡风驱寒。 我俩紧紧相拥，互
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 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 不知不觉，天
边出现一丝光亮。你妈说：‘天快亮了，我该走了。’我急得紧
紧抱着你妈，说：‘孩子她妈，你别离开我，别离开我！ ’我一
下惊醒了，猛地坐了起来，便再也没有合眼。 我一边呆呆地
望着窗外清冷的月亮，一边想，我在人间睡在暖暖的电热毯
上，还有女儿常来陪伴，可你妈却在天边忍受着孤寂、寒冷
和骨肉分离的痛苦。 我越想越难过，越想越心酸，越想越心
里越不安。 明天，就是你妈的忌日了，我打算把这条电热毯
给你妈送去。 ”

女儿听了恍然大悟， 不禁热泪盈眶， 动情地喊了声：
“爸———”她心里既感动又愧疚：是啊，爹妈为了这个家辛劳
了一辈子，也恩爱了一辈子，但凡有好东西，都是一家人一起
分享，绝不肯独自享用，可自己怎么没想到给妈买一条呢？

于是，她打开了父亲包裹好的电热毯，重新平整地铺在
了父亲的床上。 第二天，女儿又买了一条桔黄色的电热毯，
放在了母亲的坟头。

这 一 年
赵 阳

时光荏苒，又是一年。
一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但在万千

家庭中，在芸芸众生中，却会发生多少或惊心
动魄、或快意恩仇的故事！

这一年， 抗疫救灾成为古城人生活工作
的主线。 春夏之交，上海疫情外溢，殃及古城。
秋冬季节， 河南河北疫情暴发， 古城再被株
连。 但居民们却都很坦然，识变应变，沉着应
对，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没有恐慌，
没有焦灼。 防疫步入常态化，成为生活工作的
组成部分。

3 月初，上海疫情初现端倪时，退休在沪
的妻子在一次就医时意外查出病灶， 需要手
术。 我只好放下手头工作， 紧急赶往上海陪
护；5 月份，母亲一天早起感觉心慌，在到街道
诊所治疗时突然昏厥，血压全无。 我被父亲从
床上叫起， 拦车把母亲送往医院急救；11 月
份，父亲在单位组织的例行体检时发现异常。
这几人都是我的至亲至爱， 他们的一笑一颦
都直接连系着我的心弦。 感谢上苍， 吉人天
相，妻子和母亲均有惊无险，平安度过最艰难
的住院时光；父亲的病理异常，最后也发现不

过是一场虚惊。
家人平安，岁月静好。 每天早晚，吃着母

亲亲手做的饭菜，十分享受和满足，内心充满
了感恩和温暖。

羁绊上海的意外收获，就是在这段时间，
每天可以含饴弄孙。 因为疫情，上海静默，两
个孙子停课在家， 其父母出门充当抗疫志愿
者，我们几个正好可以“疯”在一起，无拘无束
地打闹欢乐。 楼下小广场，社区樱花园，都洒
满了我们从口罩里溢出的笑声。

妻子病后能够下床后，我便着急回乡。 头
天网购高铁票，翌日一早赶到车站验票口，值
班人员说需要提供 48 小时内核酸码。 怏怏而
回做了核酸，然后就盯着手机查码，结果到第
二天仍没有显示。 当时上海正是疫情发展最

迅猛时期，人手紧张，核酸结果常常拖延。 慌
忙又去做了一次核酸， 防止第一次结果出来
后过期。 结果，当天夜里零时，第一次核酸报
告终于出现。

赶紧网上订票，然后眼巴巴等待天亮。 窗
外微明，就喊孩子开车送站……

出小城车站，又是登记行程，又是“落地”
核酸。 然后等车，拉到隔离点，完成来返重点
疫区人员的“3 天集中+7 天居家”隔离。

应该说，这次回乡正当其时。 隔离期间，
通过手机和电脑， 我就参与到单位抗疫工作
中。 动态“清零”后，我们的劳动也结出沉甸
甸的果实。 厚厚的《春天的战“疫”》散发着墨
香，摆在古城广大读者的几旁案头；《同心抗
疫》《卡口风波》等 MV、快板书的旋律 ，在古

城的大街小巷萦绕回荡 ， 被孩子们模仿传
唱。

这一年，大事多，喜事多，难事也多，我们
都能立足主责主业，很快找准位置，干好我们
该干的活。 三伏天里，农业生产遭遇百年不遇
大旱。 我与伙伴们顶烈日，战酷暑，走到田间
渠头，用我们的笔头和镜头，为农民兄弟呐喊
和加油。 我们的付出，赢得了社会方方面面的
肯定，县主要领导一年两度来到单位，对大伙
儿表示慰问，送来关怀和温暖。

这一年，我们将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在
新桥、寿蜀园区分别建立记者站，让想干事、
能干事的记者生活在基层，“沾露珠，开天眼，
逮活鱼。 ”

通过痛苦思索， 个人的写作也基本实现
题材转型， 由过去的偏爱于古城生活改换为
注重寿春文史。 有耕耘就有收获，古城街巷里
的“留犊祠”，楚文化博物馆中的“楚大鼎”，屡
屡见诸于《江淮文史》《淮南日报》等报刊。

应该讲，这一年，我们没有虚度年华，生
活充实又有意义。

期盼新的一年春暖花开。

路上的电话
孙志昌

平时，我们开车在路上，总会有电话打进来，可
以说，大多数司机都经历过。这样的电话，有的人无
奈，有的人生气，甚至有的人会因这个电话而失去
宝贵的生命。但我要说的是，路上你接到电话，有牵
挂，也有理解，还有亲情与友情。

有一次，我出差一天，晚上八点，我还没到家。
我正开着车，车前的灯光晃得我看不清路，电话响
了，我瞄了一下电话号码是父亲的，我迟疑了一下，
还是接了起来。 其实，我也是怕父亲担心我，才接
的。 父亲问我到哪了？ 我说，快到家了。 父亲问我，
事情办得怎么样？我说还行吧。父亲还要问什么，我
有点着急，因为路看不清，晚上开车很不方便。我也
不管父亲说什么，就一句，我开着车呢。就把电话挂
了。

我到家后，洗漱完，妻子已准备好饭，我就开始
吃饭，也没再给父亲打电话，我感觉已经打过了，他
知道我快到家了，就行了。 没想到，我刚吃完饭，电
话就响了，我一看是父亲的。 我接起电话，父亲说，
到家了吗？ 我说，到家了。 父亲说，知道了，你休息
吧。就把电话挂了。我拿着电话，心里自责，内疚，怎
么进家门，就不知道给父亲报个平安呢？ 怎么就想
不到父亲的那份牵挂呢？ 自己还能安心吃饭休息，
而没有想到此时的父亲，他的内心在焦灼着，分分
秒秒地期盼着儿子能报个平安。

后来有一次，读大学的女儿外出，我看着时间

差不多到她约定回家的时间了，还没有回来，我就
坐不住了。我给她打电话，却告知无法接通，稍停了
一会儿，我又打，还是无法接通，这两下，让我的心
不踏实了，心里想着各种可能，没有一个好的想法。
等了一会儿，我再打，电话通了，我说，在哪呢？女儿
不紧不慢地说，快到家门口了。 我就把电话撂了，虽
然生气，心里却踏实了，知道女儿快回来了。一旁的妻
子说，孩子也不小了，晚回来一会，值得你这样担心
吗？ 我说，你知道什么。 女儿一进屋，我也不生气了。

妻子说，闺女，你再不回来 ，你爸就要去找你
了。 女儿不解地说，去哪里找？ 我没好气地说，街上
去找，实在找不到就打 110。 女儿一听，还跟没事人
似地，好似与她无关。

经过这一次，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 父母的那
份牵挂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是发自于内心的一种
情感。可以说，孩子的一切都牵着父母身上的肉，孩
子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父母的心。

其实，电话方便了交流，也让父母多了一些牵
挂。没有电话的时候，父母是千叮嘱万叮咛，到时没
回来，最多是往门口多跑几趟，起码少了一点的揪
心，让父母的心能稍微平稳一些。

路上的电话，我们必须接，给自己留有时间，也
给父母减少担心的时间。

路上的电话，不仅是亲情的牵挂，更是心的交
流，也是爱的传递。

行走古城中 夏明玲 摄


